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

昨天，一则“网红”大熊猫“七

七”去医院拍CT的消息传遍了

网络，让万千网友揪心。记者

从上海野生动物园了解到，大

熊猫“七七”已确诊肠梗阻，经

过专家会诊后，“七七”已完成

手术，目前正在观察中。

网传图中，一只大熊猫正

躺在病床上，几位工作人员和

医生正在辅助其进行CT检

查。一张病历单上则写着“病

人姓名：熊猫”等字样。疑似医

护人员的向网友表示，自己在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看到

病例单上患者姓名是“熊猫”，

原本只是以为名字比较有意

思，没想到真是一只大熊猫来

拍CT。

昨天，记者从上海野生

动物园获悉，去拍CT的是大

熊猫“七七”。2月24日夜

间，大熊猫“七七”出现活动

少、休息多、食欲欠佳等异常

表现。动物园兽医组对其进

行了临床检查，并采取了针

对性的医护措施。2月26

日，兽医与紧急赶到的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共

同会诊，根据“七七”的体温、

触诊、血检报告及临床表现，

初步诊断“七七”可能发生了

肠梗阻，遂采取输液、润肠等

措施，并及时安排“七七”接

受进一步检查。

2月27日，“七七”被送

往上海仁济医院进行胸腹部

CT检查，CT报告确诊“七七”

肠梗阻。目前，由具有成功

治疗肠梗阻经验的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兽医、饲养专家，具有丰富临床

经验的上海仁济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和上海野生

动物园兽医团队组成的专家组已会诊形成治疗

意见，决定对“七七”实施手术。

消息传出后，在微博“大熊猫七七”的超话下，

满是网友的担忧、关切和祈祷。对于网友们的关

心，上海野生动物园表示感谢，并表示会尽全力

对“七七”进行治疗和护理，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小档案】

“七七”曾出镜央视
“七七”是只雌性大熊猫，    年 月  日

出生于上海野生动物园，是大熊猫“公主”  岁

高龄时产下的第  个孩子。刚出生时体重仅

   克，小时候身材修长，胆子小，喜欢黏着妈

妈。而今“七七”胆子大了，性格愈发自信，最爱

爬高，此外还是运动达人，擅长盘转采食球、玩

具球。“七七”还是动物界的“网红”。    年，

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节目《歌唱祖国 · 一首

歌一座城》登上央视黄金档。一位大熊猫虚拟

主持人用甜美的长相和一流“口才”，赢得了众

多“粉丝”，它的原型就是“七七”。

7
    年 月 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胥柳曼 本版视觉/窦云阳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上海新闻

春节后交通出行快速回升，加上市内大

量工程开始施工，仅今年2月占路或掘路活动

就达1200余项，对道路通行造成叠加影响，令

交通拥堵加剧。

如何确保各项工程的顺利完工，又最大

程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记者昨天从上海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获悉，警方不断优化完善

占路施工配套交通组织，努力将各类出行影

响降至最低。

据介绍，在这些工程中，一些市级重大工

程因涉及众多施工主体统筹协调难度大。比

如，计划今年实施的浦东机场T3航站楼改建、

S32两港大道立交改建以及市域铁路两港快线

的施工建设在空间上就有重叠。为此上海公

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从项目伊始就介入整体方

案设计，对这3个项目施工进行盘活整合，统筹

施工安排，将占路施工时间缩至最短。同时，

为最大限度保障建设期间周边道路交通运行，

交警部门会同建设单位精心谋划，尽可能实现

“顺利施工”与“排堵保畅”的“双赢”。

一些对交通通行影响大的施工活动尽量

被安排在夜间或节假日开展。比如，同济高

架S20立交南转西匝道的维修，利用流量最低

的春节期间7天假期完成；徐汇龙华地区雨水

调蓄工程则将对交通影响最大的施工环节安

排在暑假进行；中心城区的一些架空线入地

工程，选择在夜间或避开交通早晚高峰施工。

针对一些有条件的施工路段，警方设法

增加临时车道供行人和车辆通行。如S20外

环线（沪南公路—创业河段）大修工程，管理

部门通过局部改造在绿化带内增辟临时车

道，确保全线双向6车道通行。位于中心城区

的地铁14号线华山路站点项目，则将占路需

求“化整为零”，尽量减少对道路资源的占用。

警方还在流量控制上不断调整和持续优

化交通方案。比如在武宁路快速化工程施工

期间，将中山北路武宁路信号灯路口调整为

环岛式通行，取得良好效果。正在施工中的

杨高南路改建工程，从远端的多条快速路就

开始设置引导标志，提醒驾驶人提早绕行，在

施工段也增设了很多路口的直行待行区，缓

解施工期间拥堵。

警方表示，今年会有不少重大工程陆续

完工，如武宁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地面道路竣

工、杨高南路主线通车、S3沪奉高速公路通车

等。随着这些道路通车开放，沿线道路通行

条件将大大提升。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驾驶

人，及时了解占路施工消息，提前“探路”或通

过导航地图规划线路；途经这些施工占路路

段时，要看清相关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服从民

警辅警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安全驾驶。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不少市内重大工程正在推进，沪警方多措并举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

占路施工同时尽可能“排堵保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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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院吴皓团队成功实施第100例先天性儿童听觉脑干植入手术

最后8%的聋儿也有望听见世界
第 线

■ 吴皓（右）在病房里看望患儿 左妍 摄

先天性耳聋发病率为 ‰~3‰， /3是重度听

力下降，需进行人工听觉重建。我国自    年开

展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以来，全国筛查率已超

  %，约  %的重度先天性耳聋患者通过植入人

工耳蜗获得听觉和言语康复，但仍有约 %的患

儿即便用助听器、人工耳蜗技术也无法帮其重回

有声世界。他们，成为吴皓最想帮助的人。

“我们成功完成了100例先天性儿童听

觉脑干植入手术！从第一次听见声音，到言

语产生、语言发育，人工听觉不断创造奇

迹！”3月3日“爱耳日”前夕，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吴皓教授在

朋友圈里分享了这则好消息。从2019年吴

皓团队成功实施中国内地首例儿童听觉脑

干植入（ABI）手术至今已4年，第一批接受

手术的孩子都能正常听说了，有的今年即将

走进普通学校，成为小学生。

此外，他还带来另一个好消息，由其领

衔的国产化脑干植入装置项目正在进行临

床试验，30例入组患儿手术全部完成并成功

开机。他们都产生了有效听觉，部分指标甚

至超过进口产品。未来，吴皓希望这批孩子

都能迎来人生转变。

第一批孩子要入学了
吴皓在办公室打开电脑摄像头，屏幕上

很快出现了一张可爱的圆脸——距上海一

千多公里外的内蒙古女孩薇薇（化名）。6岁

的薇薇激动地挥手，“医生！能看到我吗？”

薇薇对上海医生是有特殊感情的，因为

他们把她从一个无声的世界中“解救”出

来。用薇薇的话说，童话里的公主被施了魔

法，从小耳朵“失灵”，当然也无法说话。医

生在她的脑袋里植入了“神秘”的“仪器”，打

开“开关”后，她就能听见声音了。

2018年，重度听力障碍的薇薇被父母带

来上海九院找到吴皓教授。经检查发现，薇

薇完全听不见声音，她没有内耳，无法放置

人工耳蜗，听神经发育畸形，听觉脑干植入

手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案。

那时，许多聋儿家长还不知道ABI是什

么技术，会不会成功？有没有副作用？但薇

薇的家长充分相信上海医生，决定尝试这种

需要开颅的手术。

2019年，薇薇做了手术，开机也很顺

利。4年过去，视频里的她和记者对答如流，

还唱了一首歌。“她的听力和日常交流都没问

题，要上小学了。”薇薇的妈妈说，目前只要每

年来随访一次，微调一下设备，很庆幸4年前

的选择，也很感激吴皓院长的精湛技术。

“第一批做手术的4个孩子效果都很

好，能正常交流。”看到孩子的进步，吴皓很

高兴，“术后言语发育好不好，有个体差异

的。这与本身的畸形程度、生长发育差异、

后期训练等都有关系，不过目前我们手术的

100例孩子，100%产生了听觉。”

在九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病房，吴皓还看

望了1岁的女娃点点（化名）。点点是上海

小囡，重度听力障碍，上周左侧耳朵刚刚做

了人工耳蜗手术。妈妈告诉记者，最先发现

听力异常，是因为在背后叫她，她总是没有

反应。夫妻俩带着孩子到九院就诊，很快完

成手术。“孩子有耳蜗，情况还不算最糟糕，

我们决定先给她装人工耳蜗试一试；如果效

果不好，一年后另一侧耳朵再做听觉脑干植

入。”妈妈说，手术前已经做了外显子基因测

序，希望能寻找到女儿耳聋的原因。

治疗费有望大幅降低
吴皓团队2019年2月首次在中国内地

为一例先天性耳聋患儿实施人工听觉脑干

植入，这种技术是通过刺激听觉通路的更上

级神经元来产生听觉。但由于植入靶点位

于脑干耳蜗核处，毗邻众多重要血管神经，

技术难度极大，费用昂贵，国际上也仅有少

数中心有能力开展该技术。

“100个孩子，100个方案，正常的耳朵

结构基本类似，而畸形的程度却各不相同，

不符合正常的解剖结构，要找到最合适的植

入位置放入电极片，刺激它产生效果，是手

术最大的难点，因此需要借助影像学、术中

导航定位等，在术前就要有完善的方案。”吴

皓说，做这项手术越早越好，3岁前最关键，

最晚不要超过8岁，否则会错过言语康复的

时期，效果大打折扣。

当然，在国内这种技术推广起来还是有

难度，除了技术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费用问

题。“设备都是进口，现阶段需要特殊审批才能

在国内使用，整个手术仅设备就要将近40万

元。”为此，吴皓一直有两个心愿，并为之努力。

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积极研发国产设

备，2021年，吴皓团队研发的“国产人工听觉

脑干植入系统”完成成果转化签约。2022

年，该项目临床试验启动，30名孩子入组，团

队为他们进行了手术。目前全部开机成功，

部分指标甚至超过了进口产品。 吴皓说，

这批孩子的随访将在今年10月结束，总结

数据提交后即可进行注册申请。这意味着，

国产设备离进入市场又近了一步，不仅有望

大幅降低费用，也标志着我国人工听觉重建

技术“最后一公里”的打通。

另一方面，吴皓希望各地都能把人工听

觉植入技术的费用纳入医保，进一步减轻患

儿家庭的经济负担。以上海为例，每年约有

25至30个户籍孩子需要做这类手术，人数

并不多，保障并非“无底洞”，且有些省份已

经有了很好的探索先例，希望其他省市也能

参考经验，利用人口优势算大账来解决问

题。吴皓说，听力筛查项目把聋儿筛出来了，

后续治疗的接力棒不能丢。人工耳蜗项目有

残联和慈善机构托底大部分费用，但听觉脑

干植入尚需完全自费。如果治疗费用下来

了，更多家庭负担得起，手术量就会上升，更

利于技术的推广。更重要的是，病孩家庭也

许不必四处奔波就诊，在当地即可治疗随访。

改善聋儿的听力，改变他们的命运，这

是吴皓和团队多年来奋斗的目标。而他更

希望，能从预防入手，通过完善各项诊断筛

查技术，减少和预防出生缺陷；在治疗层面，

使聋儿获得更完善的医疗保障、更先进的诊

疗康复服务。“国产装置从无到有，并不是我

们研究的终点。未来还要继续探索脑机接

口技术，持续改善言语分辨能力，让孩子们

‘听’得更清晰、更准确！”他说。

本报记者 左妍


